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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吴尊友教授的演讲。并且在国际艾滋病日的前夕，向您为了男同志这一易感人群给予的关注及做出的努力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十分感谢您对这一开创性的会议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的是来自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李文晶（Eve Lee）和她的同事们支持《朋友》杂志十余年和对这个会议所作的巨大贡献，与你们和你们前任Joan Kaufman女士的合作都令人非常愉快。同时还要感谢来自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公民社会项目（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vil Society Program）的甄里（Zhen Li），感谢你们的帮助与12年来不知疲惫的支持。 
  感谢来自中华预防医学会（Chinese Preventive Medicine Association)的王陇德 (Wang Longde)和蔡纪明(Cai Jiming)的帮助与支持。感谢来自中国艾协(Chinese Association of STD & Aids Prevention & Control)的戴志澄(Dai Zhicheng)的协助和为了同志艾滋患者及其他艾滋病患者多年来的辛苦工作。
  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感谢张北川教授，我真挚的老朋友，感谢您为这场会议所作的具有开创性且鼓舞人心的工作以及组织，计划。同时也感谢您这么多年来投身于中国男同志群体的服务工作中，您为让同志人群能够自我接受并服务社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保护他们免受来自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危害和治疗帮助已受感染的人士。
  回想第一次见到您是在大约11年前的1997年。那时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发表了一份文件，列出在中国的潜在外国捐助者如果帮助艾滋病毒/艾滋病人群可能会考虑的项目。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且是唯一一个提及到在艾滋环境下的同志人群的，是青岛的张北川教授。我做了什么？我坐上飞机飞到了青岛。这就是我们长期信任和友谊的开始。
  您的真挚与友好一直对我有着极大的意义。您从一开始就懂得我的感觉，那时的我刚失去了我26年以来的密友，一个来自香港的中国人，陈贝利(Barry Chan)。而且您理解我来到中国帮助艾滋病患者的动机，并且鼓励医疗工作者和官员友好对待艾滋病患者，帮助他们雪洗污名和减少歧视。
  从我们1997年的第一次会面开始，我觉得我们已经并肩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这是您绝对有资格跟我一起站在这个台上。 同时，这周五11月28号将是您的60大寿，我很荣幸与在场的各位朋友一起祝福您生日快乐！ 

  我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在男同志与艾滋携带者援助这条长路上的不断努力。1981年，当我还住在纽约的时候，就已经阅读到报纸上关于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同性恋的神秘致死疾病的新闻了。

  在一年之内这未命名的的疾病被国际新闻不断的广泛报道着，它们把它归类为 “同性恋瘟疫” 。人们避免邀请男同性恋者到他们的家里，以防他们会将瘟疫传染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来自每一个社会阶级-从电影明星到商人到政界领袖都死于艾滋病。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儿子是同性恋，因为他们的儿子正面临死亡。
  到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人不到一周便要因为艾滋病而失去一位朋友或是熟人，尤其像是在伦敦，纽约或是旧金山这样大的都市。这让我想起上周我与伊丽莎白女士，姜石松博士，张忠誉和刘杰在乌鲁木齐参观一个很棒的新传染病医院的经历，在那里我们被告知他们平均一周便会失去一位艾滋病病人。
  在男同志与艾滋携带者援助这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第一次的转机是在1996年，随着综合（鸡尾酒）疗法开始施行，艾滋病的发展速度慢慢的减缓，艾滋病人可以开始考虑有更多的，倾向于正常寿命的时间。
然而，在这个时候，艾滋开始非常凶猛的在全世界大范围内传播，就像各位所知道的，包括中国在内。
在中国，艾滋病找到了它可能的传播途径，在毒品使用者和血液捐赠人之中。但在2008年，我们看到的艾滋病最迅速的蔓延途径是通过性行为感染，尤其是在男同志人群中。 

当我们在中国各地考察时，最近经过四川和新疆，从男同性恋团体，医院与疾控中心中统计得到的数字表明，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惊恐，在不同的地区的男同志中约有10%—20%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阳性。
我们看到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在加倍不断地努力教育与治疗男同志以及其他的高风险族群，但是这疾病甚至蔓延的更迅速。
我们看到人们只在病入晚期时才会来医院-因为他们害怕如果疾病在他们所在的村庄、城市、工作单位被人们知道时，他们会受到严重的歧视，同时他们担心，他们支付不起医药和住院治疗的费用。更有甚者，我们看到有的人根本就不来医院，不接受治疗，在没人关怀的情况下孤独死去。
那些来自中国的城市、地方或其他阶级的疾控中心，你们在接触男同志人群是责任重大，你们需要让他完全的信任你们，这样他们才会相信自己的隐私得到保障与尊重，一旦他们被感染时，他们将最快的速度开始它们需要的治疗。此外，如果这个病人来自外省或其它城市，你们需要作一些灵活的安排来确保病人得到妥善及时的治疗。
我们要特别感谢来自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吴百纳公使(Barbara Woodward)，她讲述了我们在英国走过的关于建设男同性恋权力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我们走过了很长的路，特别是在这个世纪最初的那段时间，为了让人们接受同性恋也是社会中一员，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男同性恋情侣现在在我们的法律下享有完全继承权，就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的保护，并且政府的分支机构和大公司正在积极地招聘并且鼓励男同志们为他们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更有效率当他们能够很舒适的以男同志的身份生活。
在2005年12月21日，我参加了首次的所谓同志婚礼（Civil Union)，这是新法律生效的第一天，给予男同志婚姻与女同志婚姻与传统婚姻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正如吴公使解释说，这一新的法律已被完全接受，人们认为这是完全自然合理的，并且奇怪我们为什么没有早点施行它！ 
大西洋彼岸，毫无疑问的，美国正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当奥巴马于11月4日当选为总统时，他说，他将带领所有的美国人，无论是富人或是穷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黑人，白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本地的美国人，同志或异性恋，残疾人或非残疾人。这其中提到的“同志或异性恋”对于被选的美国总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并且我的美国朋友不停的向我重复来自奥巴马的精彩并令人感动的声明。
贝利马丁基金会(Barry & Martin’s Trust) 12年来一直在中国和英国之间努力进行关于艾滋病的教育，预防，治疗和护理。我们在中国进行工作的同时，也结识了非常多来自各地的朋友，这样，通过张北川教授，我们认识了超过20个省区的同志团体。
请让我致以最真挚的谢意与赞赏，给这些优秀的人们，也给那些数以百计的其他同志团体们！ 

今天我在这里，和我们来自于牛津大学的姜石松博士(Jiang Shisong)，和我们来自英国慈善机构The Mary Kinross Charitable Trust的伙伴伊丽莎白女士Elizabeth Shields，和我们的理事张忠誉与我们的中国联络官刘杰。我们都期待着在未来的三天中与各位新老朋友们一起享受交流与对话，我们祝愿这次交流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